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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江南，令无数诗人竞折腰；江南的珍馐
美食，更为历代雅士饕客们所倾倒。何谓江南
味道？可以是杭州小面馆的一碗片儿川，徽州
老街的一串油煎毛豆腐，或者是慈城古镇的一
锅油焖春笋，姑苏老餐馆的一盆汆汤塘鲤鱼
……让我们踏访舌尖上的江南，找寻那份专属
于江南人家的浓浓味觉记忆吧！

初夏时节，风和日丽，正是江南鲥鱼肥，纷
纷欲上市之际。鲥鱼肉质细腻鲜嫩，其鳞片富
含脂膏，味道鲜美，素来有“长江第一鲜”之美
誉。北宋东坡居士曾赞曰：芽姜紫醋炙鲥鱼，雪
碗擎来二尺余。南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
莼鲈。

多年前在苏州城的一家正宗苏帮菜馆，曾
品尝过一道清蒸鲥鱼，其味之鲜美至今仍令人
难以忘怀。前几日，在本市一家知名酒肆与友
人聚会，在海鲜池点菜时，见到了久违的鲥鱼，
异常兴奋，立即叫养鱼工捞起一条来称，足有一
斤重，价格自然不菲，加蚝油和少许姜葱清蒸用
来佐酒，真乃平生之一大快事也。

我们落座不久，服务员便开始上菜，待冷盘
热菜几道过后，年轻的服务小姐素手端上一盆
鱼，样子秀美之极，葱绿椒红相间，正是期待许
久闻名遐迩的鲥鱼。于是你请我请，怕冷了不
好吃，便彼此不再客气，各自下箸。夹了一块白
白的腹肉，鱼肉上面鳞片覆盖，银光闪闪。放在
嘴里抿鱼鳞片，鲜美无比，顿时久违了的亲切美
味盈满齿颊。吐出片片半透明的鱼鳞，再吃鱼
肉，细抿小刺，肥嫩之中，有一种鲥鱼独有的飘
嫩美韵，使人不禁想起现代作家郁达夫在富春
江上携美人品尝江中出水鲥鱼的风情，大约所
谓“富春江上神仙侣”，也不过如此吧！

江南文人大多偏爱鲥鱼，曹雪芹的祖父曹
寅也嗜食此物。曹寅特别好吃一味“樱花鲥
鱼”，而且吃法也与常人不同。其《鲥鱼》诗云：

“三月齑盐无次第，五湖虾菜例雷同，寻常家食
随时节，多半含桃注颊红。”诗后有自注：“鲥鱼
初至为头膘，次樱桃红。予向充贡使，今停署十
年矣。”此可见曹寅不仅性喜樱桃鲥鱼，而且是
个知味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位作家叫吴
秋山，他写过一本散文集《茶墅小品》，属于静
雅平淡一脉，书里有一篇《鲥鱼》，是极有情趣的
知识小品，文中饶有兴致地介绍了李时珍、郑板
桥、袁枚等有关鲥鱼的诗文，写得自然流畅，富y
有韵味。

鲥鱼是我国珠江、长江、钱塘江中下游的上
品鱼类。芜湖面临长江，向有水中“三鲜”的特
产。何谓“三鲜”？鲥鱼、刀鱼、金盾大毛蟹。长
江出产鲥鱼，主要在小孤山以东一带，尤其以芜
湖为多。据说鲥鱼有多个品种，主要有胭脂鱼、
樱桃鱼、大头鱼等。若非专家，简直没法搞清。
芜湖之外，苏州、上海、杭州等地也出产鲥鱼。
清朝乾隆年间《松江竹枝词》有云：鲥鱼颜色烂
如银，海胃群推赛八珍。才得千钱易一味，满盘
狼藉是何人？

每年春夏之交，农历四到六月，长江水暖季
节，鲥鱼沿海溯江而上进行产卵。初入江时，由
于鱼体里积累了较多的脂肪——高者可达
17%，所以味道特别鲜美。关于鲥鱼的一些情
况，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曾有记载：“鲥鱼，形
秀而扁，微似鲂而长，白色如银，肉中多细刺如
毛，其子甚细腻。大者不过3尺，腹下有三角鳞
甲，其鲂亦在鳞中，自甚惜之。其性浮游，才出
水即死，最易妥败。”正是因为鲥鱼有着这一特
点，所以最重要的是吃个新鲜，安放时间稍长，
鱼的鲜味就会大打折扣。

关于鲥鱼的吃法，《日用本草》中所载最妙：
“凡食，不可煎熬，宜以五味同竹笋，荻芽带鳞蒸
食为佳。”所以平时吃鲥鱼，总以带鳞清蒸，别的
吃法都属糟蹋鲥鱼的外行行径。鲥鱼营养丰
富，滋补身体，鲥鱼鳞则还有医疗保健的作用。

越地苏州、扬州一带清蒸鲥鱼很讲究造型，
蒸煮时将配料铺陈在鱼身上，成图案花形，增添
色泽，丰富口味，比起传统做法，是一个重要的
改良。清蒸鲥鱼贵在清字，不用酱油，不拖糖
色，不放鸡汤，保持本味。否则喧宾夺主会失去
真味，清代美食大家袁枚的经验是值得当代烹
饪界所重视的。

到新疆北端的阿勒泰地区旅游，如果在五六
月份之间，那是一个野花竞相开放、万紫千红的
世界，而到了十月份，则是一派层林尽染、万山红
遍的景象。然而我们八月下旬抵达那里，却是一
个不上不下的尴尬时间。从布尔津县城开往禾
木村的途中，车窗外掠过的皆是青翠碧绿的云
杉、冷杉、落叶松和白桦树，色彩有些单调。

车至禾木村的村口，才下车就有一群人蜂拥
而上来抢夺行李，让我们大吃一惊，细问方知是
我们所住的神湖山庄的员工特意来帮助搬运的，
又令我们感激不已。禾木村是图瓦人最集中居
住的一个村落。图瓦人又译为“土瓦人”，元代称
为“图巴”，《晚清图志》中又叫做“乌梁海人”。据
专家研究，他们是成吉思汗西征时遗留在此的士
兵后裔，属于蒙古人种，勇敢强悍，擅长骑马滑
雪，又能歌善舞，世代以游牧、狩猎为业。生活上
至今还保持着较原始的方式，多穿蒙古长袍、长
靴，主要食品为奶制品、牛羊肉和面包。

一眼望去，整个村庄有种寂静空荡之感，尽
管四周群山都是连绵不绝的森林，但村中却少见
傲然挺拔的大树，唯见一排排人字形木楞屋坐西
朝东，错落有致地耸立在泥地上。我走进一户图
瓦人家，有位老奶奶半睡半醒地坐在门口，她见
我打招呼，就客气地扬扬手，嗫嚅着说了一句话，
大概是随便参观好了！整栋房子皆以原木构成，
似乎是将木头两端开槽后相互镶嵌，再一根根地
往上垒建。木头与木头之间，填充上一种叫“努
克”的草料，吸水膨胀后塞住缝隙，整个房子就密
不透风，冬暖夏凉。人字形屋顶下，又用木板隔
出两头可透风的尖阁，成为储藏粮食、饲料和风
干肉类的小仓库。室内的陈设看似简单却颇具
民族风情，炕上铺着花毯子，墙壁挂有刺绣的帐
幔，地中央立着大火炉，特别是墙正中贴着一张
成吉思汗的画像，好似在证实着他们就是成吉思
汗的后人。

告别老奶奶，漫步到村边的禾木河。站在桥
头眺望，喀纳斯冰川溶水从峡谷上游冲下来，湍
急的河水“哗哗”之声响成一片。自然冲刷而成
的河道两岸，都是一片片的白桦树，底下的植被
被水汽滋润，呈现出浓郁而厚重的葱绿色。回过
头来我忽然发现桥边立着的拱门，颇有些怪异，
询问地陪导游，她哈哈大笑道：你的眼睛倒挺尖
的，这还是禾木村的一个地标呢！1970年的时
候，这座桥拆掉重建，当时中苏关系非常紧张，禾
木又是边境管理区，为了加强保卫和防范，桥建
成后，村里特意在桥两边新做了门拱，并安装了
双开木门，还每天派两人站岗。岗哨设了一年，
没查到过一个特务，后来又出了“九一三”林彪事
件，慢慢就没人站岗了。

夕阳西下，我们顺着木栈道爬上禾木村南侧
的山坡，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禾木村的景色，落
日的余晖给村中的木楞屋涂上了一层玫瑰红。
山间腾起一缕缕雾霭，与村中陆续升起的袅袅炊
烟相萦绕，形成一片片薄雾。山坡森林上笼罩着

的金色光辉一点点地褪去，流淌着
的禾木河逐渐变为一道闪亮的细
线。待我们急忙走回村子，木楞屋
已闪烁着点点灯光，孩子们在屋前
的空地上玩耍，有位图瓦人骑马挥
鞭将一群牛马赶进栅栏……没有匆
忙之声，没有嘈杂之音，一座宁静而
祥和的山村，人们正有条不紊地过
着自己的日子。

说实话，去白哈巴村并没在我
们原来的行程安排之中。只是到了
喀纳斯湖，天地灰蒙蒙的不见一丝
阳光，时不时地还洒下一些雨滴，而
这片声名显赫的湖水，其实要靠阳
光的变化，才会展示其美如仙境的
色彩；乘着游艇在湖中兜了一圈，传
说中的“湖怪”自然也不会探出头来
看我们一眼，于是一切都是匆匆而
过。上岸后，大家一致要求去白哈
巴村，白哈巴村也是图瓦人的聚居
地，距喀纳斯湖区仅40公里，但因
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边防检
查非常严格，有“中国西北第一哨”
之称。

我们乘坐景区的区间车，在
2005 年才建成的柏油路上飞奔。
将近白哈巴村就被边防哨卡拦住，
一名神情严肃的武警战士上车，逐
个对照身份证。进了村子，又到边
防部队的营地办理登记手续，再对
每人核实身份证后才放行。我们先
让司机开到边境线的一块界碑前，
说也奇怪，出门旅游每到边境线，大
家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激动，然而
眼前的边境线，苍茫的高山之间竖
着一道两人多高的铁丝网，静悄悄
不见一个哨兵。大家在界碑前拍照
留影后，赶忙返回白哈巴村。村子
坐落在沟谷中，有两条溪流穿村而
过，站在高坡上看下去，密密匝匝的
树林中，依稀露出人字形的木屋顶，
原始生态风貌更为明显。走进村
子，大家纷纷涌进村邮电所，不少同
伴买了好多纪念邮票，我赶紧买了
一叠印有白哈巴风光的明信片，给
几位好友寄去，以示我到此一游。
这也算是旅途中的意外收获喽！


